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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涛”的家是一个废旧

了很久的破院子，斑驳的门面
上一个褪色的“福”字，与邻
居们的高墙、大红门形成了鲜
明对比。

闻讯赶来的李超给记者
打开了院门。他是李涛的小叔
叔，他用一串钥匙开启院门，

连试了几次也没有成功。“平
时我们也不来，这儿从我哥哥
去世后就一直闲置着，”李超
有点不好意思。

李超口中的哥哥就是李
涛的父亲，“他在 1997年因
为心脏病突发去世了，好好的

骑着自行车就突然不行了，毫
无征兆，”李超说，哥哥是枣庄

矿务局朱子户煤矿的一个中
层干部，“是一个工区的区长，
下面管着150多号矿工，在矿
里是一个重点培养对象。”

打开了院门，展现在记者
面前的是一排四间房，这就是
李涛的家。李超为记者一扇扇

地打开门，虽然这毫无意
义———每间房子里都空空如
也，没有家具，也没有生活用
品。“我哥哥去世后，李涛和他
姐姐一直和爷爷奶奶生活，”
李超告诉记者，今年 18周岁
的李涛有一个长他 2岁的姐

姐，“她也没有工作，一直在外
面打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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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被领到了李涛的爷

爷奶奶面前，两个老人坐在椅
子上低着头，长时间的沉默。
等到他们抬起头时，已是满脸
泪水。
“他哪来的天大的胆？”

奶奶丑家英突然嚎啕大哭起
来，坐在她对面的爷爷李学启

也无声地哭了起来，“三天了，
我一滴米也没吃，”72岁的李
学启老泪纵横———

1997年李涛的父亲去世
后不久，他妈妈就改嫁外村，
留下了 9岁的李涛和他 11岁
的姐姐相依为命。

丑家英回忆着当时的情
景：“他妈妈走的那天，两个小
孩抱着她的腿，求她不要走，
她还是走了，真狠心啊！”那一
年多，丑家英每天晚上都和两
个孩子睡在一起，“怕他们夜
里起来找妈妈哭闹，那件事情

对两个孩子的打击都很大。”
叔叔李超在 1994年就外

出打工，姑姑们早已出嫁，两
个孩子就和爷爷奶奶生活在
一起。虽然生母还在世，但两
个孩子与孤儿无异，“哪有母
爱？”丑家英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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爷爷奶奶都是文盲，都只

会写自己的名字，且年事已
高，孩子一天天大了，也就一
天天地管不住了。

小学毕业后，李涛进了齐
村镇中学读初中，他成绩非常
差。丑家英说，才上初一，李涛
就被两个孩子打得住了院。

“大孩子经常打他，还不让他
告诉家里。”丑家英说，只怪孩
子没有父母，“同学瞧不起他，
欺负他，成绩不好，老师也不
喜欢他。”

记者在李涛家里看到一
张 “九年义务教育证书”，证

明李涛 2003年初中毕了业。
但实际上，他在初二时就已辍

学。原因是“成绩太差，自己学
不下去”，那是2002年。

就这样，才 14岁的李涛
成了一个“无业游民”，他混
迹于一些同龄人中间，并渐渐
地脱离了本就无力的爷爷奶
奶的控制。“那时候，也就经常

三五天不回家，回家住个一两
天就走，我们也不知道他在干
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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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04年，两位老人突

然接到了当地派出所的通知，
刚满 16岁的李涛犯事了，罪
名是盗窃。

据李涛家人事后了解，李
涛和六七个年纪相仿的孩子
结伴去一家工厂盗窃废铁，而
且是多次。“他们偷了好多次，

到最后发展到开着拖拉机到
厂里偷，终于被抓了个现行，”
当地一村民说。

此事仅李涛一个人被追
究刑事责任。叔叔李超告诉记
者，这是因为李涛年纪最大，
其他的孩子都不够年龄。“被

判了两年，缓刑两年，”虽然
他没有坐牢，但也在看守所里
候审了四个多月，家人认为这
是其发生本质变化的一个导
火索。
“在看守所里，李涛肯定

结识了很多不好的朋友，”李

超说，因此他被放出来后，一
家人都十分担心他的前途。
“我就天天和他说，大涛，

你要争口气，要走正路，给你
死去的爸爸争气，”丑家英说
自己看到李涛一次，就会教育
他一次，到最后，李涛开始本

能地抗拒这种说教，因此也就
是更长时间的不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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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05年，李涛突然莫

名其妙地离开山东，去了趟沈
阳，“他竟然被人骗去搞了传
销，一去就是大半年，”李超
说，李涛当时信誓旦旦，“他和
奶奶说，要开着名车，带着大
钱回来，”结果可想而知，李涛
被人骗光了身上的钱后，落魄

地回到了家乡。
在去年，实在放心不下的

叔叔李超带着他去了山东的
另一个城市。在那儿，李超经
营着一家不小的超市配送公
司，他给了李涛一辆面包车，
让他负责配送的一部分业

务。和李涛同去的还有他的
女朋友，记者未能与这个女
孩见上面。但据了解，她是李
涛的初中同学，也早早辍学

进入了社会。
“我给他们两人一个月开

3000多元的工资，足够他们
生活，应该还有积余，”李超
说。但是干了不久后，李涛要
求离开，理由是“太苦了，受不
了”。

这是今年春节前。就在
此时，另一个关键人物出现在

了李涛跟随叔叔打工的城
市———他就是刘晨林，“3·
20” 劫案的另一名犯罪嫌疑
人。他们俩结伴回到了枣庄，
对各自家人都说 “在枣庄市
区租了一个矿，很好赚钱。”
但两人到底在干什么，没有

人知道。
丑家英告诉记者，“刘晨

林是在我家过的年，我还问过
李涛，这个孩子是不是个走正
路的孩子，他说，是个好人。”
两人在元宵节左右又从家人
的视线中消失，“过个几天，

就回来一次，但都呆不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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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李涛家人描述，李涛的

自尊心极强，“他从来不向家
里人伸手要钱，话不多，一个
人闷闷的，什么事情都一个人
承担。”

典型的例子是：家里的长
辈都想着把他父亲留下的旧
房子推掉，盖一个新房子。这

是当地的风俗，一定要有像样
的房子，一家人才能在乡邻面
前有“面子”，才有可能谈婚
论嫁。
“我们和他说过很多次，

要盖新房子，但他坚决不同
意，不要家人的帮助，坚持要

靠自己的力量盖房子。”李
超说，李涛的性格让家人烦
恼不已，“如果他是个有事
情就摆在脸上，或者喜欢和
家里人说话的人，事情就不
会到这一步。”李超说，因为
3月 20日作案后，李涛回过

一趟家。
奶奶丑家英回忆，3月 24

日晚上，李涛一人回到了家，
“看起来很平静，就像没有什
么事情发生过一样。第二天
（即 25日）早上，吃过早饭，
他一个人走出了家门。”

丑家英追着李涛离去的
身影一如既往地喋喋不休：
“大涛，找点事情做，千万要走
正路啊！”“俺奶奶，我会的，”
李涛嘴里答着，走出了家门。
半天后，他在枣庄市区的医院
里落网。

“如果早知道他犯了这么
大的事，政府不逮，俺也要把
他弄进去，”丑家英后悔失去
了让李涛去自首的机会，老人
再一次泣不成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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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晨林的家在枣庄市峄

城区，距李涛的家约有一个小
时的车程。

进入刘晨林家后，他的父
母紧紧关上了房门，这使得屋
子里的光线变得很差。“我在
家里哭，出了门还得笑，”刘
晨林的妈妈眼睛已肿了起来。

父亲刘宗法则在一边狠
命地抽烟，嘴里不停地说着：
“祖上数三辈、五辈也没出过
犯法的事情。”母亲在一旁则
说着儿子的好：“6岁就下地
帮忙割麦子了，可怜啊。”

父亲说，刘晨林完整地读

完了初中，那是 2003年，他
顺利地进入区里的毛纺厂工
作，但却在一年后突然辞职。
“估计是嫌工资少，一个月也
就四五百块钱，他在 2004年
去了江苏泰州打工。”刘宗法
说，儿子在泰州呆的时间并不

长，就回到了枣庄。

记者看到，刘家正在盖新
房子，已经上了房梁，这是为

刘晨林的婚事准备的。“在我
们这儿，男孩到了21岁还不
结婚，就不正常了；如果到了
25岁还没结婚，那就基本上
要打光棍了。”

已经19岁的独生子刘晨
林的婚事，是一家人的大事。但

全家人面临的，却是极大的经
济压力，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
导致刘晨林走上歪路的原因。

x;yz{

&'''

|}~�45!

在刘晨林和李涛如何结

识的问题上，两家人有不同的
说法。李涛的家人说，李涛应
该是在看守所期间认识了刘
晨林。但刘宗法告诉记者，刘
晨林从来没有犯过错，更没有
进过看守所。“我们估计，他
们是在网上认识的对方，并玩

到一起了。”
去年下半年，李涛在刘晨

林家住过几天，“看得出来，

他们的关系很好。”
事情的变化也就出现在

那一阶段，“‘超超’ 有一天
突然和我说，要 6000块钱做

本钱，”刘宗法说，儿子的解
释是在枣庄买了一个矿，要钱
做本，“说产的是一种水泥厂

要的矿料，我们觉得他能做生
意赚钱，肯定是一件好事，就
把这钱给了他。”
“这 6000块钱，是我在

临沂打了一年工的工钱，也是
我们家的全部积蓄，”刘宗法
说，这钱本是给儿子盖婚房准
备的。但刘晨林拿走了钱，却
并没有赚到钱拿回家里。

“这是我们家仅有的钱，
我就开始催他要钱，”刘晨林
的妈妈说，儿子答应在过年前
还钱，但事实上并没有兑现。
“他今天允明天，明天又允后
天，一天拖一天，就是拿不出
钱来，”她说，这事一拖就拖
到了大年三十的下午，“‘超
超’打来电话，说这 6000块

钱的事，被他爸爸狠狠地骂了

一顿。”
刘宗法说，当时自己也急

坏了：“我辛苦赚来的钱，他
却还不出来，我在电话里狠熊
了他一顿。”没人知道刘晨林
是怎么筹到了这 6000块钱
的，反正在大年初三那天，他
带着钱回到了家里，并随即离
开了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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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婚房计划如期进行，刘

宗法向亲戚共借了 4万块钱
开始造房。但在房子造了一大

半，就要封顶的时候，刘晨林
事发。“我们没有办法，只有
硬着头皮盖房子，停不下来
了。”好面子的一家人把事情
瞒着村里人，但消息还是不翼
而飞，记者在打听刘家的住址
时，很快就引起了村民们背后

的议论。
刺激刘宗法夫妇的还不

仅是这些，“‘超超’ 的女朋
友在他被逮了以后，打了一次

电话过来，让我们想办法筹两
万块钱，把赃款退了。”

刘宗法夫妇说自己从来
没有见到这两万块钱，就回了
一句：“我们用在房子上的钱
都是借的，哪还有钱？”

那个女孩回了一句，让两
人哑口无言：“你盖那房子还
有用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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